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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以色列是第一个宣布承认新中国的中东地区国家，但中以两国在冷战中却经历了积极接触、
激烈对抗再到最终和解的复杂历程。 作为现代以色列“国父”的大卫·本 － 古里安，从以色列建国至其去世

前，对中国的态度与认知也经历了巨大转变，并可大致以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至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为界划分为

两个阶段。 在前一阶段，作为政府首脑的本 － 古里安虽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但其对新中国简单

化和符号化的理解导致他在处理对华关系上抱有相当怀疑的态度，其与西方阵营结盟的战略规划最终也加速

了中以两国的分道扬镳。 在后一阶段，本 － 古里安倾向于用更加长远的角度正视中华文明的特质与新中国的

崛起，并呼吁以色列社会以及西方世界以积极的眼光看待中国在国际舞台中的地位。 本 － 古里安对中国的分

析研判从多个方面影响了冷战时期以色列的对华政策，为理解曲折的中以关系以及复杂的全球冷战提供了新

的可能。 同时，本 － 古里安后期的中国观兼具哲学历史高度和现实政治维度，也为世界对中国的观察增添了

一种独特的犹太—以色列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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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冷战的铁幕在

欧洲徐徐落下。 与此同时，亚洲大陆的东西两端

也都经历着剧烈的地缘政治变动，最终见证了以

色列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

内相继诞生。 尽管由大卫·本 － 古里安（Ｄａｖｉｄ
Ｂｅｎ － Ｇｕｒｉｏｎ）领导建立的以色列早在 １９５０ 年就

成为中东地区第一个正式承认新中国的国家，然
而由于逐步向全球扩展的冷战格局以及久拖不决

的阿以冲突，中以两国在长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

都没能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 甚至当 １９７３ 年

本 －古里安去世时，“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支

持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还成为当时中国的中

东政策中最鲜明的旗帜。
虽然全球冷战与地区矛盾给中以两国制造了

一道看似难以逾越的鸿沟，但无论是从国家利益

或是个人兴趣出发，作为现代以色列“国父”的

本 －古里安都关注着对很多人而言既遥远又神秘

的红色中国。①本 － 古里安出生于沙俄治下的波

兰，并在青年时代深受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 ２０
岁时他动身前往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巴勒斯坦地

区居住和劳动，并在英国占领当地后开始投身工

人运动。 在领导建立和建设以色列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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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古里安展现了自身的务实和远见：他参与创

建以色列总工会（Ｈｉｓｔａｄｒｕｔ）并出任总书记，后来

又成为以色列地工人党（Ｍａｐａｉ）领袖和犹太代办

处（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Ａｇｅｎｃｙ）执委会主席。 在二战中他

采取了与英国人既合作又斗争的策略，成功地为

后来以色列国防军的创立、发展和壮大以及第一

次中东战争的胜利打下基础。 本 －古里安在建国

后的头十五年担任总理期间所推行的各项内政外

交政策，更是对以色列后来的发展产生了直接而

深远的影响。②

本 －古里安在 １９４８ 年以后的外交思想一直

是以色列研究乃至中东研究学界里一个经久不衰

的探讨热点。 通过对众多以色列早期外交官的访

问，迈克尔·布雷彻（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ｒｅｃｈｅｒ）在其具有

开拓意义的《以色列的外交政策体系》 （Ｔｈｅ Ｆｏｒ⁃
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中指出，以色列对军援

和经援的极度依赖、对来自苏联的敌意的认知，以
及第三世界对以色列处境的冷漠，是影响本 － 古

里安治下的以色列从建国初期“不结盟”立场逐

渐倒向西方的三大关键因素。③基于对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以色列政府解密档案的研究，乌里·比

亚勒 （Ｕｒｉ Ｂｉａｌｅｒ） 与雅科夫·巴 － 西曼 － 托夫

（Ｙａａｃｏｖ Ｂａｒ － Ｓｉｍａｎ － Ｔｏｖ）等人对布雷彻的观点

提出补充，认为在国际局势的现实考虑之外，本 －
古里安外交战略的转型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

以色列地工人党内部的路线斗争以及该党为对抗

实力强大的左派以色列统一工人党（Ｍａｐａｍ）和以

色列共产党的需要。④此外，什穆埃尔·桑德勒

（Ｓｈｍｕｅｌ Ｓａｎｄｌｅｒ）从规范理论的角度出发，认为一

种“犹太外交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本 － 古里安在

现实中的外交决策。⑤不过这种看法很快就被乔

拉·戈德堡（Ｇｉｏｒａ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所修正，他通过对

本 －古里安的言行进行的进一步探究，发现在其

眼中，“现代以色列国即是犹太思想的全部与实

质（ｓｕｍ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因此所谓的“犹太外交

思想”本质上其实就是充满现实政治色彩的“以
色列中心论”（Ｉｓｒａｅｌｏｃｅｎｔｒｉｓｍ）。⑥

相较于学界对本 －古里安在以色列建国前后

的作用和地位的大量研究，本 － 古里安对中国的

观察和认知并没有受到学者们的充分关注。 国内

外有关本 － 古里安的个人传记、中以关系史或中

国与中东关系的著作，就算涉及这一方面，一般也

是只言片语简单带过。⑦有鉴于此，本文拟通过挖

掘本 － 古里安在以色列建国之后的各种演讲、文
章、通信、日记以及访谈，勾勒出其在与中国交往

中的决策经过与自身思想的转变。 本文将本 － 古

里安对中国的理解和认识划分为两个时期：一是

从 １９４８ 年以色列建国后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二
是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期直到其去世。 在第一个

阶段，面对内忧外患，本 －古里安尝试以务实的态

度处理对华关系，以色列政府也在他的领导下很

快接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现实。 然而，为
了自身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也受制于他对新

中国简单化和符号化的理解，本 － 古里安最终选

择与冷战中的西方阵营全面结盟，即使数次错失

与中国建交的机会也在所不惜。 到了第二个阶

段，本 －古里安选择逐步淡出高层决策圈，但始终

以国会议员和资深政治家的身份活跃于以色列政

坛。 这一时期的他倾向于从更长远的角度来审视

中华文明的特质以及中国的发展脉络。 尽管本 －
古里安清楚地了解当时中国尚不发达的社会经济

状态以及在阿以问题上坚决反对以色列的政策立

场，但其仍然从以色列未来发展与世界和平的角

度鼓励以色列民众以及国际社会多以正面的态度

去看待和理解中国，并且极富远见地预测中国将

会在未来几十年间成为世界舞台的中心力量。

从以色列建国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

作为以色列首任总理兼国防部长，本 － 古里

安处理中以关系的思路深受以色列自身局势与冷

战大环境的影响，所以研究者不可能脱离时代背

景去讨论他在担任政府首脑期间对中国的态

度。⑧在 １９４８ 年建国之后的最初几年，以色列面

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 在地区层面，新生的以色

列国刚成立就陷入了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激战之

中。 尽管以色列在战场上获得了重要胜利，并在

１９４９ 年成功逼迫所有对手在停战协议上签字，但
下一轮阿以冲突何时到来的阴影始终笼罩在国民

心头；在国内层面，由于战争的破坏和大量犹太移

民的涌入，以色列处于严重缺乏粮食与外汇的困

难境地。 同时，作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主流的劳

工运动（Ｌａｂｏｒ Ｚｉｏｎｉｓ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与其他派别的不

和由来已久，在这一困难时期，各个政党也因国家

政策上的种种分歧而面临着随时爆发公开冲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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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生的以色列政府

注意到了正处于剧变中的中国并开始尝试与之接

触，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处理滞留

在上海的大量犹太难民。
在 １９４５ 年日本投降后不久，大批客居上海的

犹太难民已经开始前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

南美各国，但在以色列建国时仍然有一万多名犹

太人在上海居住。 此时滞留上海的犹太人中有相

当一部分是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多来自

俄国和中欧各国，且一心想前往巴勒斯坦地区。
在 １９４８ 年 ５ 月 １４ 日英国结束巴勒斯坦地区托管

状态之前，这批难民由于相关禁令无法成行。 但

是，随着以色列国的建立，他们终于有机会如愿

以偿。
在以色列宣告独立建国后不久，为了加快犹

太人离开上海难民营的速度，以色列的政府高层

就开始思考与中国接触的可能性———不过此时的

中国正处于国共内战的最高潮，到底应该与共产

党还是国民党进行直接沟通，就成为一个首先需

要确定的问题。 由于无论是从中国来到以色列的

犹太人还是各大国际媒体的报道都反映出国民党

统治当局的腐败无能，所以由中间偏左的工人党

主导的以色列政府其实对承认国民政府的合法性

并没有太大兴趣。⑩并且继 １９４７ 年在巴勒斯坦分

治决议投票表决中弃权后，中国代表在 １９４８ 年以

色列寻求安理会推荐加入联合国时再度投下弃权

票，导致以色列当年入联失败，此举更加深了包括

总理本 －古里安在内的以色列高层对国民政府的

不满。�I1到了 １９４８ 年下半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都逐步占据上风，所
以以色列政府更无兴趣给予国民政府外交承认。
不过，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此时仍然被

国民政府所控制，迫于形势，本 －古里安和外交部

长摩西·夏里特（Ｍｏｓｈｅ Ｓｈａｒｅｔｔ）还是在 １９４８ 年

底决定派遣时任以色列驻纽约总领馆的副领事摩

西·尤瓦尔（Ｍｏｓｈｅ Ｙｕｖａｌ）作为以色列移民部的

代表前往国民党控制下的上海。 从 １９４８ 年 １２ 月

到 １９４９ 年 ５ 月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海时，以色列驻

沪代表处在尤瓦尔的领导下一共签发了 ７０００ 份

签证，并成功地使超过 ４０００ 名上海犹太人前往以

色列。 而从新中国成立到 １９５８ 年为止，剩余

７０００ 多名犹太人中的大多数也陆续通过代表处

的协助分批抵达以色列。�I2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１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本 －古里安与夏里特很快开始认真考虑与世界上

人口最多的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问题。�I3

１９５０ 年 １ 月 ９ 日，夏里特以外长身份向当时兼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和外交部长的周恩来

发去电报：“我很荣幸地通知阁下，以色列政府决

定承认您的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权。”�I4周恩来很

快复电表示“欢迎和感谢”。�I5就这样，以色列成为

中东地区第一个、也是继缅甸和印度等国之后少

数几个正式宣布承认新中国的非苏联阵营国家。
然而，几个月后爆发的朝鲜战争很快就中断

了中以这两个新生政权之间的外交往来。 朝鲜战

争不仅仅是东西方两大阵营在冷战中的第一次大

规模军事冲突，也直接导致以色列的外交政策在

本 － 古里安的主导下进行了首次重大转型，当然

也就影响到了中以两国的双边关系。�I6以色列外

交的这次转型并非一蹴而就：首先，除了部分左翼

议员的反对，以色列国会以高票通过了支持联合

国关于谴责朝鲜“侵略”并援助韩国决议的提案。
通过国会辩论的记录可以看出，这次投票并不代

表以色列各党派对于李承晚政权有任何特别的好

感，而是此时以色列的大多数人真心期望联合国

能在阻止各类战争方面扮演一些更有实质性的角

色，尤其是在可能的情况下由联合国出面保护以

色列免遭阿拉伯国家的下一轮“侵略”。�I7正是由

于国会是以“支持联合国工作”为名通过的议案，
以色列政府也为自己坚持从建国以来一直奉行的

中立政策（ｎｏｎ －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留下了回旋

余地。�I8

不过，作为政府中“行动派” （Ａｃｔｉｖｉｓｔｓ）的领

袖，本 － 古里安不满足于仅仅用一份国会决议这

样的表面文章作为以色列对联合国角色和工作的

“支持”。 他表示，这不足以显示出以色列对于制

止各类“侵略”的坚定态度，而美国也将怀疑采取

所谓“中立政策”的以色列实质上是在同情共产

主义国家。 所以本 －古里安很快就向内阁提出了

一项新动议，希望以色列派遣自己的武装力量去

协助联合国军支援韩国。�I9以夏里特为首的政府

“温和派”（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ｓ）坚决反对这项提案，认为派

军前往朝鲜半岛是军事冒险主义，哪怕只是象征

性地出动部队，都会在以色列国防军内部造成严

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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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分裂，而且将进一步损害以色列与共产主义阵

营之间的关系。 最后，以色列内阁集体支持夏里

特的意见，本 － 古里安不得不暂时放弃了自己的

动议并自嘲“应该允许多数派犯一次错”。�20不过，
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直接对抗联合国

军，美国在与朝鲜战争相关问题上的立场也变得

愈发强硬。 即使是“温和派”也开始意识到，如果

以色列继续坚持原先的中立政策，就很可能无法

获得亟需的美国援助了。
１９５１ 年 ５ 月 ２ 日，本 － 古里安离开以色列开

始对美国进行所谓的“私人访问”。 在这场历时

将近一个月的“非正式访问”中，本 － 古里安拜会

了包括总统杜鲁门、国务卿艾奇逊和国防部长马

歇尔在内的诸多美国高层。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

也对外明确表态，要求盟友在联合国投票中支持

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器禁运决议。 于是，
本 －古里安再次向内阁强调，以色列在朝鲜战争

中的立场，不仅将会决定以色列能否继续获得来

自华盛顿的巨额财政与物资援助，还将影响美国

在德国对以战争赔款以及叙利亚—以色列边境冲

突等问题上的态度。�21在这样的局面下，本 － 古里

安的务实考量终于压倒了“温和派”力图保持中

立的理想主义。 作为外长的夏里特等人不得不做

出妥协，通知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团改变投票策

略，支持针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决议。 一些敏锐的

政治分析家在当时便指出，正是这个决定标志着

以色列从实质上开始放弃了自身在冷战中的中立

政策。 中国和以色列之间通过驻苏联和东欧国家

使领馆所进行的官方沟通也陷入停滞，并且在整

个朝鲜战争期间都没有恢复。
到了 １９５３ 年，《朝鲜停战协议》的签署终于

给历时三年多的朝鲜战争划上了一个休止符。 不

过这却没有改变中国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

遏制的状态，而以色列此时也依然在中东地区被

阿拉伯世界所孤立。 为了打开各自的外交局面，
中国与以色列的外交往来重新被提上两国的议事

日程，中以建交也迎来了又一次短暂的机遇。
１９５４ 年初，中以两国在缅甸开始恢复了接

触。 以色列驻缅大使大卫·哈科恩（Ｄａｖｉｄ Ｈａｃｏ⁃
ｈｅｎ）回忆，中方在一次会面中建议让两国先尝试

建立商贸往来，并询问以方有何种货物可供销售。
以色列政府在得知这一消息后表示了欢迎，但也

在第一时间通知了美国政府，希望避免华盛顿当

局的误解和愤怒。�22周恩来于 １９５４ 年 ９ 月在人大

宣读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中国和以色列建

立正常关系的事宜正在接触中。 与此同时，中方

在会谈中表明，只要以色列能更加积极主动一些，
中国并不反对在商贸往来的基础上与以色列建立

外交关系。 以色列政府也在原则上同意建交，并
通过一个由高级官员组成的所谓“贸易代表团”
到北京向中国转达了相关意向。 但是经过权衡之

后，后续进程却被以色列方面搁置了下来。�23时至

今日，关于以色列政府为何举棋不定依然是学术

界争论的问题之一。 包括哈科恩在内的部分外交

官和比亚勒等学者都认为，临时接替本 － 古里安

担任了一年政府总理的夏里特应该为这次错失与

中国的建交机会负主要责任。�24也有中国学者指

出，这时中国自身也萌生了寻求阿拉伯世界承认

之意，因此对推进中以关系亦有一定顾虑。�25事实

上，在上述原因之外，本 －古里安及其支持者在台

前幕后对以色列暂缓与中国建交一事发挥了很大

作用。
虽然本 － 古里安在 １９５４—１９５５ 年间名义上

辞去了总理一职，但依然保留着国会议员的身份，
并通过其支持者对以色列高层保持着极大的影响

力。 在整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除了要应对与

邻国的边境冲突以及阿拉伯游击队层出不穷的袭

击，本 － 古里安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两件事情

上。�26在外交上，本 －古里安试图使以色列与西方

阵营建立良好的互信关系。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我们这一代人最重要的两个成就，一个是说服

美国支持（巴勒斯坦地区）分治决议，另一个是与

（联邦）德国达成二战赔偿协定。”�27此时尽管朝

鲜半岛已经停战，但中美两国之间的敌意未消。
１９５４ 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日内瓦会议上直接

命令美国代表团成员不得与周恩来握手，并于同

年 １２ 月在华盛顿与退据台湾的蒋介石政府代表

签署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在这种情况下，如
果以色列贸然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无疑会使

本 －古里安一直以来争取西方阵营支持的努力付

之东流。 这也是为什么夏里特政府与中国接触的

举动多次遭到本 － 古里安的政治盟友、尤其是以

色列驻美外交官强烈反对的原因。�28

在内政上，以色列共产党在不断谴责本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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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尝试与西方结盟的同时，也在不断试图扩大自

身在以色列国内政治中的影响力。 本 －古里安开

始忧虑，如果以色列政府与“共产主义国家”建立

起密切联系，将加速共产主义在以色列国内的发

展，甚至危及国内政局的稳定。 以共总书记兼以

色列国会议员什穆埃尔 · 米库尼斯 （ Ｓｈｍｕｅｌ
Ｍｉｋｕｎｉｓ）在集会中多次公开宣称，如果以色列不

重返中立主义路线，那么“一场大灾难将在所难

免。”�29而本 －古里安也毫不示弱，他在国会辩论

中回击，当所有以色列人都在关心着国家安全、移
民接收与经济发展时，“也许只有（以色列）共产

党人是个例外。”�30在本 － 古里安的眼中，以共只

知道唯莫斯科马首是瞻，而与以色列不断发展的

社会现实渐行渐远。 因此，在这种意识形态纷争

和剑拔弩张的政治形势下，对包括新中国在内的

任何一个“共产主义政权”的过分示好，都会被以

色列高层中的不少人视为对以色列内政和外交的

双重威胁。 在这样的压力下，夏里特不得不做出

妥协，甚至在国会中公开表态否定自己主导的对

华接触进程，并表示如果在目前与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立起外交关系，有可能相当于“将一把共产

主义的利刃插入我们国家的心脏”，尤其是当“我
们正与国内的共产主义者处于一场全面战争之

中”时。�31

随后，万隆会议和苏伊士运河危机很快关闭

了中以之间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机会大门。 １９５５
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见了埃及革命指导委员会主席

纳赛尔，并从后者那里看到了中国在风起云涌的

阿拉伯世界中打开外交局面的大好机会；次年，
本 －古里安则在巴黎近郊的色佛尔（Ｓèｖｒｅｓ）秘密

会见了英国和法国的政府高官，并商定将共同使

用武力对付纳赛尔领导下的埃及对三国各自利益

所造成的威胁。 就这样，全球冷战阴影下的国际

局势瞬息万变，中国和以色列面临着不尽相同的问

题与挑战，两国领导人所做出的相应决策最终导致

双方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开始走向了对立。
在内政外交问题上的一系列根本性分歧，基

本上扼杀了中以两国在短期内实现双边关系突破

性进展的可能。 不过，也正是从这时起，本 － 古里

安开始展露出自己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他开始简

单地引用中国俗语与历史典故来佐证自己的政治

观点。 在 １９５６ 年的一场国会辩论中，反对党领袖

梅纳赫姆·贝京（Ｍｅｎａｃｈｅｍ Ｂｅｇｉｎ）抨击执政党的

施政方针，表示自己才是以色列人所喜欢的对象，
并且“以色列人民全都站在我这一边”。 本 － 古

里安第一次尝试使用《论语》中的对话来回击政

治对手，嘲笑和暗示贝京的心智和能力还不够资

格去担任总理职务。�32

……中国古代的智者曾经思考过这样一

个问题：什么样的人才应该被选出来领导人

民呢？ ———是那些受所有人喜欢的人吗？ 智

者认为这不一定。 那么是那些被所有人厌恶

的人吗？ 当然也不是。 ———那么究竟是什么

样的人呢？ 应该是那些好人喜欢但坏人厌恶

的人呐！ 多么简单而高明的答案。�33

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到逝世

经过建国头十年的诸多危机和困难，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以色列的政治经济局势开始有了明显

好转。 首先在国防安全方面，第二次中东战争后

部署在西奈半岛的联合国紧急部队（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Ｆｏｒｃｅ）在充满敌意的以色列和

埃及之间形成了一道有效的缓冲带，同时还保障

了以色列船只通过蒂朗海峡进出红海的航行自

由。 其次在外交领域，承认以色列的联合国会员

国数目稳步提升。 尤其是随着非洲大陆民族解放

运动的规模日益扩大，以色列在短短三年的时间

里仅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就收获了超过两位数的邦

交国。 最后在国内方面，以色列工人党主导的执

政联盟继续在国会占据稳定的多数席位。 同时得

益于德国的二战赔款与美国在工农业领域的投

资，以色列经济也得以保持稳定和快速的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年逾七旬的本 － 古里安开始考虑

自己的退休与接班人问题。 在他人生中的最后一

个十年，本 －古里安所肩负的官方责任开始减少，
并且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去阅读和写作，这让他

能够更加充分和自由地思考和表达自己的观点。
正因如此，本 － 古里安得以从更长远的角度去审

视中国历史与现状，并相应地做出了更加全面的

分析和判断。
从 １９６０ 年开始，本 －古里安在他的演讲和写

作中反复提及中国，其中第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

以中华文明为镜来对比和反思犹太教以及犹太复

国主义的发展历程。 １９６０ 年初，美国布兰代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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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Ｂｒａｎｄｉ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决定授予时任以色列总理

的本 －古里安法律博士学位。 在同年 ３ 月 ９ 日接

受这一荣誉学位的仪式上，本 － 古里安发表了题

为《科学、道德和先锋精神是当代文明三大支柱》
的演讲。 在讲话中，本 － 古里安把中国的孔子视

为“先锋精神”的标志性人物，并且借用《论语》中
孔子的话来赞扬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开拓奉献的精

神。 他说：
……在与耶利米先知同一时代的古代中

国，有位名叫孔子的智者。 尽管已经过去了

二千五百多年，但时至今日他依然是中国人

的老师。 他曾把拓荒者们的先锋精神浓缩进

了一句非常简单但却深刻的话里。 当被学生

问到“什么样的人才算是君子” 时，孔子回

答：“君子就是先去实践自己说出来的话，等

真的做到了以后才让其他人追随自己的言

论。”我们用了三代人的时间去改造我们的

家园并建立起了以色列国。 这些拓荒者们并

没有把“重返锡安山” （Ｒｅｔｕｒｎ ｏｆ Ｚｉｏｎ）的口

号挂 在 嘴 边———而 是 动 手 实 现 了 这 个 目

标。�34

在布兰代斯大学的演讲结束后不久，本 － 古

里安为 １９６０—１９６１ 年度的以色列政府年鉴［ Ｉｓｒａ⁃
ｅ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５７２１ （１９６０ ／ ６１）］撰写了一

篇题为《迈向新世界》的文章。�35这一次他特别强

调孔子作为“道德的象征”，堪比犹太历史上最重

要的宗教领袖之一的希列（Ｈｉｌｌｅｌ）———因为他们

俩虽然年代不同，但都教育人们要“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36

在这篇长达 ３２ 页的文章中，本 －古里安用了

超过四分之一的篇幅来介绍中国从远古时代到

２０ 世纪革命的漫长历史。 除了概述中国朝代更

迭的历史进程外，本 － 古里安还特意提到了好几

位他认为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

物，比如“反对任何形式专制”的孔子、“在历史上

首次统一中国并废除封建制度”的秦始皇、“尝试

建立福利国家”的王安石以及“决心把中国从外

国控制下解放出来并将民主权利交到百姓手中”
的孙中山。�37从这些专门提到的中国历史人物及

对他们的概括中，本 － 古里安也潜移默化地融入

了许多自己的政治理念与倾向。
总的来说，本 － 古里安很欣赏中国悠久的历

史与丰富的文明，他在自己文章和演讲中多次提

及中国历史的原因并不仅仅是为了赞美中华文明

所达到的高度。 因为无论是在以色列国内还是海

外，本 － 古里安的读者和听众主要还是以犹太人

居多，而本 － 古里安最核心的目的也还是在于提

醒他们犹太文明的价值所在。 正因为如此，尽管

本 －古里安经常强调中华文明和犹太文明的诸多

相似之处，但有时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把两者拿来

进行差异化比较。 比如，本 －古里安就认为，犹太

人从很早以前开始就不像古代的中国人或者“其
他原始民族”一样对自己过往的历史有着无限的

向往，因为犹太人知道传说中的“黄金时代”早已

一去不复返。 所以犹太人“把他们的目光投向未

来和末日———因为他们相信到那时‘认识上帝的

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各国都

会铸剑为犁，‘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

学习战事。’”�38本 － 古里安自豪地把这种“末世

论”视为犹太人原创的“划时代理念”，并将它称

之为“整个人类将获得救赎的第一缕曙光”。�39

除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本 － 古里安对中国

的新变化以及它在冷战和未来世界中的地位也抱

有极大兴趣。 在很多同时代的以色列人眼中，这
个时候的中国已经成了本 －古里安最喜欢的话题

之一。�40美国著名记者和教育家麦克斯·勒纳

（Ｍａｘ Ｌｅｒｎｅｒ）也表示，本 － 古里安最感兴趣的就

是中国。 因为当勒纳对本 － 古里安进行采访时，
他发现本 －古里安不仅因为大量的阅读而对中国

问题相当熟稔，而且当他们开始讨论中国的某个

具体领域时，本 － 古里安还总是喜欢从椅子上跳

起来向勒纳准确指出相关书籍在他书架上的位

置。�41

事实上，本 － 古里安在退休前后的许多不同

场合都反复提到了新中国在 １９４９ 年之后的变化，
他甚至以中国青年的新面貌为例来鼓励以色列的

年轻人更加奋发有为。 在 １９６３ 年以色列记者协

会举办的一场午餐会上，本 － 古里安在发言时先

是称赞了以色列的年轻一代“与老一辈们一样优

秀与充满创造力”，突然话锋一转，表示“在世界

各国中也许只有中国的年轻人能与你们相媲

美”，这让在座的以色列各大主流报纸的主编们

都惊讶不已。�42

尽管本 －古里安并没有像许多国家的“左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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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人士”那样在冷战时期受邀对中国进行过实

地考察，但作为一位敏锐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通

过大量阅读书刊、报纸和情报消息，对中国的未来

走向做出了一系列准确的判断和预测。 比如早在

１９６０ 年，当欧美的许多政治家都认为中苏之间的

争吵只限于意识形态解读与宣传口号差别、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不可能彻底分裂时，一直坚决抵制

苏联通过操控包括以共在内的左翼政党干涉以色

列内政的本 － 古里安就已经敏锐地指出，中苏两

国的分道扬镳在所难免：
……共产主义的中国———尽管在形式上

属于共产主义阵营，并且在名义上仍然和东

欧国家一样服从来自莫斯科的意识形态权威

和某些政策———实际上更倾向于去开辟属于

她自己的独立道路。 就算她现在真的屈服于

克林姆林宫之下，毫无疑问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种状态也会持续减弱直至彻底消失。�43

与之类似，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不少人还在

怀疑新中国会不会和有没有能力自行研发核武器

时，本 － 古里安就基于自己的判断对中国的未来

发展做出了一个更大胆的预测。 在接受美国记者

的采访中，本 － 古里安十分肯定地表示中国将研

发出包括核武器在内所有欧美目前拥有的高科

技，并且“他们也毫无疑问能在将来完成自身的

现代化”。 到那时，中国就将成为一个“拥有 １０
亿人口、并且由现代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强

国。”�44尽管在当时很多以色列和西方人看来，这
个目标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又人口众多的国家

而言简直是痴人说梦。
这一时期，本 － 古里安对中国态度变迁的最

后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反复鼓励国际社会、尤其是

西方国家更加积极地看待和“接纳”中国。 事实

上，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开始，受中苏分裂加

剧、越南战争升级以及国内“左倾”思潮蔓延等影

响，中国在外交政策上也变得愈发激进。 林彪在

１９６５ 年发表了《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在文中提出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作为“世界的农村”，将包

围和战胜北美和西欧这些“世界的城市”，并强调

中国理应把支持亚非拉的人民革命斗争当成自己

的“国际主义责任”。�45在“文革”爆发后的最初几

年，当时政策强调要团结全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

一切受压迫的人民，来同时反抗“苏联修正主义”

“美帝国主义”和他们在全世界的“傀儡和走狗”。
这种思想相应地衍生出了新的中东地区政策，即
在反对和打击美苏霸权主义的同时，还要证明一

条可供替代的“新道路”的可行性与优越性。�46基

于这一政策，北京对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宣称

通过游击战术来进行“人民战争”的主张颇有好

感，同时还敏锐地注意到了后者还并未受到莫斯

科的关注和重视。 借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的

东风，中国开始逐步高调介入阿以冲突，并将以色

列和其所代表的犹太复国主义视为自己在中东地

区政治攻势中打击的主要对象之一。�47

尽管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后期的本 － 古里安已

经彻底辞去总理一职，但他仍在以色列政坛保持

着相当大的影响力。 他甚至两次组建新政党来挑

战自己曾经领导过的工人党在以色列政坛的霸主

地位，虽然最后都没能成功。�48不过，长期作为国

家政治领袖的崇高威望，使其在以色列国内依然

拥有不少拥护者，这也使得他在国会议员的竞选

中屡战屡胜。 在本 － 古里安看来，中国在对外关

系上显得如此“激进”和“愤怒”的核心在于国际

社会对中国的孤立和遏制。 他相信，作为一个独

立自主的大国，中国决心一定要重返自己在这个

世界上应有的地位。 然而，在现有的国际形势下，
中国只能选择与阿拉伯人结盟，于是以色列就自

然而然地成为这一策略的牺牲品。�49后来，本 － 古

里安更一步明确表示，由于中国在政治与物质上

都给予了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全力支持，对以色列

而言中国已经成了比苏联更可怕的威胁；但当下

中国与以色列之间矛盾的起源“并不在于中国真

的憎恨以色列，只是以色列的毁灭更符合中国的

总体目标。”�50

尽管中国和以色列在人口、面积和政治制度

等各个层面都差异巨大，但本 － 古里安一直在思

考以色列能做些什么。 他表示，尽管中国在当前

阶段非常敌视以色列，但是其真实的态度是被俄

国人与美国人扭曲的。 所以以色列“应该尽一切

可能，哪怕是通过密使与中国保持接触，以期与这

个未来的超级大国建立某种联系”。�51事实上，很
可能正是因为本 － 古里安的安排与运作，以色列

著名的动物学家赫尔穆特·爱泼斯坦 （Ｈｅｌｍｕｔ
Ｅｐｓｔｅｉｎ）成功进入中国开展实地调研并传播家畜

育种技术。�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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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文革”的延续和第三次中东战争的相

继到来，本 －古里安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各种努

力和倡议并没能直接改善当时中国对以色列日益

增长的敌视态度。 因此，他认为或许美国可以凭

借自身实力“帮助”中国进行改变，因为美国拥有

以色列所不具备的许多条件。 他在这期间曾多次

提醒美国人，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处事方式主要

是基于民族主义的考量；中国与苏联之间争吵的

实质并非关于马列主义的解读，而主要在于中俄

两国历史上遗留的积怨。 他认为“是俄国人而非

美国人在历史上吞并了大量的中国领土”，所以

苏联领导人有充分的理由担心中国的崛起，因为

这会让中国有能力夺回它失去的土地———本 － 古

里安甚至多次揣测中苏在未来十年之内就可能为

了这片土地大打出手。 本 －古里安认为美国人可

以利用中苏之间的这一矛盾去和中国人达成某种

协议，而“错失这个机会将意味着错过一个重要

的历史转折点”。�53在另外一个场合，本 － 古里安

表示他乐见世界和平的到来，并认为实现世界和

平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美国承认中国、接纳其

进入联合国并帮助其进步”。�54

１９７２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应周恩来的邀请，
对北京、杭州和上海进行了访问。 这次划时代的

访问终结了中美两个国家长达二十多年相互隔绝

的历史，也为冷战全球格局的演变揭开了新的一

页。 本 －古里安对尼克松此行的成功感到十分欣

慰。 在同年 １１ 月美国总统大选中，尼克松以压倒

性的优势获得连任后，本 － 古里安向他发去了一

封电报。 在电报中，本 － 古里安说：“我知道你会

以绝对优势当选（美国总统）。 我也希望你在中

国所做的一切将会是全人类团结的开始———正如

我们（犹太人）的先知们所主张的那样。”�55

尼克松很快就发来了回电，他指出像本 － 古

里安先生一样有着远见卓识的人都会明白“打开

中国的大门是我总统任期内最重要的成就之

一”。 尼克松表示他会在未来继续努力创造一个

大同世界———“无论各个民族的哲学与政体差异

有多大，所有人都能待彼此如亲朋”，并且坚信这

是他和本 －古里安共同的目标。�56

在看到中美两个大国之间交流的大门缓缓打

开后不久，本 －古里安也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
在他人生的最后十年里，他一直都希望能够亲眼

一睹中国的现状。 他向很多人都表达过类似的想

法，甚至当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邀请他对尼泊尔

进行国事访问时，本 －古里安不仅欣然接受，还特

意强调自己更希望能“途径中国”前往。�57１９７３ 年

１２ 月，本 －古里安因脑溢血死于特拉维夫城郊的

拉马特甘，始终都未能实现自己到访中国的夙愿。
直到 １９９２ 年，本 － 古里安曾经的仰慕者之一、时
任以色列副总理兼外长的大卫·利维（Ｄａｖｉｄ Ｌｅｖ⁃
ｙ）终于在北京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钱其琛签署

了联合公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以色列国正

式建立外交关系。�58

结　 语

正如迈克尔·凯伦（Ｍｉｃｈａｅｌ Ｋｅｒｅｎ）所指出，
因为本 －古里安一生都与政治联系紧密并且发挥

了很大作用，所以无论是对他进行整体评价，或是

专门研究他在某一时期的具体行为，学者们由于

自身的政治立场往往容易把自己代入“支持者”
或“反对者”两派阵营之中。�59此外，由于后现代主

义思潮的影响，如何“客观”认识和评价本 － 古里

安的问题变得更加微妙和复杂。 特别是在以叙事

为研究焦点的转向推动下，最近几十年间，不少以

色列和西方研究者对本 －古里安的历史写作在很

多时候渐渐演变成关于一些细节的反复辩论。 在

这样的背景下，本文通过对本 － 古里安关于中国

的认知和态度变迁这一鲜有人涉足的领域的讨

论，一方面尝试尽可能填补这一重要人物在该部

分历史研究中的空白；另一方面也为包括以色列

史、亚洲和全球冷战史以及中国对外形象在内的

多个相关主题的研究提供更多有价值的资料和思

考。 我们可以看到，本 － 古里安的中国观不可避

免地受到时代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局限，尤其是一

部分西方主流政界或学界观点的影响。 但是，由
于他自身独特的经历与追求，加上广泛的阅读和

思索，本 － 古里安对于中国的历史理解和现状分

析最终呈现出一种特殊的犹太—以色列视角。
在许多以色列和西方历史学家的笔下，在惨

烈的纳粹屠犹过后，本 － 古里安出人意料地带领

他的犹太同胞成功应对了从以色列建国到发展壮

大等一系列重大挑战，而这一点也因此被赋予了

神秘主义的光环。 由于其领导才能与长远规划能

力，本 － 古里安甚至被不少人称为现代的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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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60在回首本 － 古里安对中国观察与认知

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在处理与中国相关的议题

时，本 － 古里安不仅展现出其作为政治家的精明

实干的一面，同时也表现出类似古代历史上“先
知”一般的远见与睿智。 当然，从本 － 古里安自

身来说，他本人对“先知”这个带有神话色彩的称

谓并不十分上心，认为自己的许多判断只是因为

对人类社会的各类问题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并进行

了大量观察、阅读和思考。�61事实上，本 － 古里安

对中国的关注也可以放在他对人类多元经典文化

的广泛兴趣中去考察。�62为了更好地阅读柏拉图

的《理想国》、《荷马史诗》以及塞万提斯等人的作

品原文，本 － 古里安曾在百忙之中抽空学习古希

腊语和西班牙语。�63 根据西蒙·佩雷斯（ Ｓｈｉｍｏｎ
Ｐｅｒｅｓ）后来的回忆，本 － 古里安对他表示自己读

过十六遍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并且

要求佩雷斯和他的年轻同僚们也都尽可能找时间

读一读。�64

本 －古里安的“中国观”不尽完美：有时他也

和很多人一样对中国的局势做出了错误的分析、
判断和预测———比如说他曾低估了中国国内政治

的复杂程度，又高估了中苏两国之间爆发全面战

争的可能性。 然而，他对中国了解的广度与深度

依旧让今天的人们感到惊讶。 作为总理，本 － 古

里安最关心的当然是如何保卫自己亲手建立的以

色列并使其国家利益最大化，这也是为什么他如

此迫切地希望与西方阵营结盟，而不是急于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就与新中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原

因。 但是，当他逐渐从为国家制定具体政策的琐

事中脱身时，本 － 古里安便开始以更加长远的目

光观察和理解正处于激荡和变化中的中国。 他用

中华文明来对比犹太文明的历史发展，从关心以

色列未来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角度，在冷战高

潮期间奔走呼吁以色列国内及西方世界更积极地

理解和看待中国在国际舞台中的地位，并且乐观

地向人们描绘了中国未来发展的远大图景。 要成

为一名出色的政治领袖，意味着不仅要能够脚踏

实地处理每一天的各种棘手挑战，更要能够从历

史的高度审视长远的发展趋势。 从这个意义上

讲，本 － 古里安对中国的观察和理解展现出了哲

学历史高度和现实政治维度这两者的融合。☜

　 ①在一些中文作品中，作为现代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创始人之一

的西奥多·赫茨尔（ Ｔｈｅｏｄｏｒ Ｈｅｒｚｌ）有时也被称为以色列的

“国父”。 但实际上赫茨尔在希伯来语里被尊称为 Ｃｈｏｚｅｈ Ｈａ
Ｍｅｄｉｎａｈ，意为“国家的梦想家”或“国家的远见者”。 相较之

下，亲手将以色列国从理想变为现实的本 － 古里安则一般被

世人公认为以色列的“建国之父”，例如 ＢＢＣ Ｎｅｗｓ， “１９７３：
Ｉｓｒａｅｌ’ｓ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Ｆａｔｈｅｒ 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ｉｓ Ｄａｙ １９５０ － ２００５， ｈｔ⁃
ｔｐ： ／ ／ ｎｅｗｓ． ｂｂｃ． ｃｏ． ｕｋ ／ ｏｎｔｈｉｓｄａｙ ／ ｈｉ ／ ｄａｔｅｓ ／ ｓｔｏｒｉｅｓ ／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 １ ／
ｎｅｗｓｉｄ＿２４９２０００ ／ ２４９２７７５． ｓｔｍ， ２０２０ － ０９ － ０８。

　 ②以色列地工人党（即现在以色列工党的前身）在建国后很长

一段时间都主导着以色列的执政联盟。 在本 － 古里安领导

下，工人党推动了整套现代国家政治、法律与福利体系的

建立。
　 ③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ｒｅｃｈｅｒ，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Ｉｍａｇｅ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ＣＴ：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２，
ｐ． ５６１．

　 ④Ｕｒｉ Ｂｉａｌｅｒ，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Ｗｅｓｔ： Ｉｓｒａｅｌ’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ｒｉ⁃
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１９４８ － １９５６，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 Ｙａａｃｏｖ Ｂａｒ － Ｓｉｍａｎ － Ｔｏｖ， “Ｂｅｎ － Ｇｕｒ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ｅｔｔ：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Ｆｏｒ⁃
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２４， Ｎｏ． ３ （１９８８），
ｐｐ． ３３０ － ３５６．

　 ⑤Ｓｈｍｕｅｌ Ｓａｎｄｌｅｒ， “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 Ｊｅｗｉｓ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Ｊｅｗ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 ２０， Ｎｏ． ２ （１９８７）， ｐｐ． １１５ － １２１．

　 ⑥Ｇｉｏｒａ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 Ｂｅｎ － Ｇｕｒｉｏｎ ａｎｄ Ｊｅｗｉｓ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Ｊｅｗｉｓｈ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３， Ｎｏ． １ ／ ２ （１９９１）， ｐｐ．
９１ － １０１．

　 ⑦少数几篇简单提及这一问题的文章包括 Ｂｉｎｙａｍｉｎ Ｔｊｏｎｇ － Ａｌ⁃
ｖａｒｅｓ，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Ｓｉｎｏ －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Ｊｅｗｉｓｈ 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２４， Ｎｏ． ３ － ４ （２０１２）， ｐｐ． ９６ － １２１；以及达洲：《戴维·本古

里安与中国———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世界知识》１９９２ 年

第 ４ 期。 此外，以色列历史学家安尼塔·沙皮拉（Ａｎｉｔａ Ｓｈａ⁃
ｐｉｒａ）在传记《本 － 古里安：现在以色列之父》中提到本 － 古

里安“认为培养与中国的良好关系极为重要，并且强烈批评

了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但并没有给出这番言论明确的出

处和时间。 参见 Ａｎｉｔａ Ｓｈａｐｉｒａ， Ｂｅｎ － Ｇｕｒｉｏｎ： Ｆａｔｈｅｒ ｏｆ Ｍｏｄ⁃
ｅｒｎ Ｉｓｒａｅｌ，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ＣＴ：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４， ｐ．
２４４．

　 ⑧Ｍｉｃｈａｅｌ Ｋｅｒｅｎ，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Ｄａ⁃
ｖｉｄ Ｂｅｎ － Ｇｕｒｉｏｎ”，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Ｖｏｌ． ２３， Ｎｏ． ２ （２０００）， ｐ．
３４４．

　 ⑨之前所提到的以色列地工人党即属于劳工运动，而其他派别

则包括右翼的修正主义派（以自由党为首）、左翼的共产主义

派（如以色列共产党）以及林林总总的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团

体和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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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⑩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ｓｒａｅｌ”， ｉｎ Ｊｏｎ⁃
ａｔｈａｎ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ｅｄ． ，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ｓｒａｅｌ， １９４８ － １９９８： Ａ Ｆｉｆｔｙ
Ｙｅａｒ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ｓｔｐｏｒｔ， ＣＴ： Ｐｒａｅｇ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９９，
ｐｐ． １３ － １４．

　 �I1按照当时联合国入会的规定，新申请国必须获得安理会中至

少 ７ 票支持（１９４８ 年安理会共有 １１ 个成员国，其中包括 ５ 个

常任理事国），才能将申请案交由联合国大会进行表决。 由

于中国、法国和英国等国的弃权以及叙利亚的反对，以色列

在 １９４８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的安理会投票中最后只拿到了包括美

苏在内的 ５ 票支持，因此无缘大会表决。
　 �I2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犹太人离沪》，上海宗教志，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ｈｔｏｎｇ． ｇｏｖ． ｃｎ ／ Ｎｅｗｓｉｔｅ ／ ｎｏｄｅ２ ／ ｎｏｄｅ２２４５ ／ ｎｏｄｅ７５１９５ ／
ｎｏｄｅ７５２０５ ／ ｎｏｄｅ７５３２６ ／ ｎｏｄｅ７５３３４ ／ ｕｓｅｒｏｂｊｅｃｔ１ａｉ９２３０１．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０ － ０９ － ０３。

　 �I3有关以色列内部、尤其是其驻美大使馆与外交部亚洲司之间

关于是否及何时承认新中国的争论，参见佘纲正《以色列与

中国建交的历史考察———基于以色列国家档案馆涉华解密

文件的解读》，《西亚非洲》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
　 �I4Ｔｅｌｅｇｒａｍ： Ｍｏｓｈｅ Ｓｈａｒｅｔｔ ｔｏ Ｃｈｏｕ Ｅｎ Ｌａｉ，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９， １９５０，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Ｆｏｌｄｅｒ ４１ ／
１５０ ／ Ａ， ｉｎ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ｅｄ． ，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ｓｒａｅｌ， １９４８ －
１９９８： Ａ Ｆｉｆｔｙ Ｙｅａｒ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ｐ． １６．

　 �I5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Ｒ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５７， ＩＩ， ｐｐ．
２２ － ２３， ｉｎ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ｅｄ． ，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ｓｒａｅｌ， １９４８ －
１９９８： Ａ Ｆｉｆｔｙ Ｙｅａｒ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ｐ． １６．

　 �I6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ｒｅｃｈｅｒ， Ｉｓｒａｅｌ，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Ｗａｒ，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Ｉｍａｇｅ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４， ｐｐ． ２０ － ２８．

　 �I7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ｎｄ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Ｎｏ． ４３ ／ ２ ）， ３ Ｊｕｌｙ， １９５０． Ｔｈｅ Ｂｅｎ － Ｇｕｒｉｏｎ Ａｒ⁃
ｃｈｉｖｅｓ， ｉｎ Ｙｏｕｎｇ Ｓａｍ Ｍａ， “Ｉｓｒａｅｌ’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Ｕ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Ｗａｒ”， Ｔｈｅ Ｉｓｒａｅ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４，
Ｎｏ． ３ （２０１０）， ｐ． ８１．

　 �I8当时的以色列领导人称呼自己国家的中立政策为“不认同政

策”（ｎｏｎ －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意为以色列不认同自己是美

国或苏联任何一个阵营中的成员。 这项政策源自联合国商

议巴勒斯坦分治决议时犹太人寻求美苏双方同时支持的一

种折衷办法。
　 �I9�20�21Ｇａｂｒｉｅｌ Ｓｈｅｆｆｅｒ， Ｍｏｓｈｅ Ｓｈａｒｅｔｔ：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６， ｐ． ５４９， ｐ． ５５０， ｐ．
５８６．

　 �22Ｙｉｔｚｈａｋ Ｓｈｉｃｈｏｒ， “Ｔｈｅ Ｕ． 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Ｄｅｌａｙｉｎｇ Ｓｉｎｏ －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ｗｏ’ 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Ｔｈｒｅｅ’ ｓ Ｃｒｏｗｄ”， Ｊｅｗｉｓｈ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２２， Ｎｏ． １ ／ ２ （２０１０）， ｐ． １６．

　 �23Ｓａｂｒｉ Ｊｉｒｙｉｓ， “ Ｓｅｃｒｅｔ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Ｍｏｓｈｅ Ｓｈａｒｅｔ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０， Ｎｏ． １
（１９８０）， ｐ． ４６．

　 �24相关观点可以参见 Ｕｒｉ Ｂｉａｌｅｒ， “ Ｔｏｐ Ｈａｔ， Ｔｕｘｅｄｏ ａｎｄ Ｃａｎ⁃
ｎｏｎｓ：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ｒｏｍ １９４８ ｔｏ １９５６ ａｓ ａ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Ｓｔｕｄ⁃
ｙ”， Ｉｓｒａ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７， Ｎｏ． １（２００２）， ｐ． ２７； “１９５４ Ｖｏｔｅ
Ｃｏｓｔ Ｕｓ Ｃｈｉｎａ’ ｓ 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 Ｔｈｅ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Ｐｏｓｔ， ２１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６３．

　 �25夏莉萍：《从外交部开放档案看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以接触始

末》，《当代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５ 年第 ３ 期。
　 �26这个时期的阿拉伯人一般习惯将游击队称为“费达因” （Ｆｅ⁃

ｄａｙｅｅｎ），在阿拉伯语中指非正规的武装组织或敢死队。
本 － 古里安在日记与讲话中也经常采取了这种叫法。 参见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Ｋｎｅｓｓｅｔ ｂｙ Ｐｒｉｍ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Ｂｅｎ － Ｇｕｒｉｏｎ － １５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５６”， Ｉｓｒａｅｌ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ｏｃ⁃
ｕｍｅｎｔ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ｉｌ ／ ＭＦＡ ／ 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 ／ ＭＦＡＤｏｃ⁃
ｕｍｅｎｔｓ ／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１ ／ Ｐａｇｅｓ ／ ２７％ ２０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２０ｔｏ％ ２０ｔｈｅ％
２０Ｋｎｅｓｓｅｔ％ ２０ｂｙ％ ２０Ｐｒｉｍｅ％ ２０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２０Ｂｅｎ － ． ａｓｐｘ，
２０２０ － ０９ － ０９。

　 �27Ａｂｒａｈａｍ Ｒａｂｉｎｏｖｉｃｈ， “Ｇｏｌｄｍａｎｎ： ‘Ｂ － Ｇ Ａｓｋｅｄ Ｍｅ ｔｏ Ｈｅａ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Ｐｏｓｔ， １０ Ａｐｒｉｌ， １９７２．

　 �28以驻美大使阿巴·埃班（Ａｂｂａ Ｅｂａｎ）为首的部分外交官们对

以色列与中国的接触从一开始就表达了严重的忧虑，尽管埃

班个人的态度后来曾出现反复。 参见 Ｃａｂｌｅ ９８５， ９３． ０１ ／
２２０１ ／ ３， ７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９５４，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 １９５４， ｐ． ９２， ｉｎ Ｙｉｔｚｈａｋ Ｓｈｉｃｈｏｒ， “Ｔｈｅ Ｕ． 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Ｄｅｌａｙｉｎｇ Ｓｉｎｏ －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ｗｏ’ 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Ｔｈｒｅｅ’ ｓ
Ｃｒｏｗｄ”， ｐ． １５．

　 �29Ｍ． Ｓｅｇａｌ，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ｓ Ｃｈｅｅｒ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Ｔｈｅ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Ｐｏｓｔ， ２０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５７．

　 �30Ｂ． Ｌｅａ， “Ｋｎｅｓｓｅｔ Ｔａｌｋｓ ｏｆ Ｗａｒ”， Ｔｈｅ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Ｐｏｓｔ， ２１ Ｏｃｔｏ⁃
ｂｅｒ， １９５６．

　 �31１０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５４， Ｉｓｒａｅｌ Ｓｔａｔｅ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Ｆｉｌｅ ２４１４ ／ ３， ｉｎ Ｕｒｉ Ｂｉａｌ⁃
ｅｒ， “Ｔｏｐ Ｈａｔ， Ｔｕｘｅｄｏ ａｎｄ Ｃａｎｎｏｎｓ：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ｒｏｍ
１９４８ ｔｏ １９５６ ａｓ ａ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ｐ． ２７．

　 �32贝京此前曾激烈反对以色列接受德国赔款，因为其主张纳粹

对犹太人的屠杀不可以用金钱和物资来赔偿。 贝京领导的

自由党也因此一度获得了相当高的人气，并在 １９５５ 年的国

会选举中一举拿下 １５ 席，成为仅次于以色列地工人党之后

的国会第二大党。
　 �33Ｂ． Ｌｅａ， “Ｋｎｅｓｓｅｔ Ｔａｌｋｓ ｏｆ Ｗａｒ” ． 本 － 古里安所引用的原文应

该是“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 ‘乡
人皆严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 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
其不善者恶之。’”语出《论语·子路第二十四》。

　 �34Ｄａｖｉｄ Ｂｅｎ － Ｇｕｒｉｏｎ， “Ｂ － 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ｔｈｉｃｓ， Ｐｉｏ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ｒｅ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Ｐｉｌｌａｒｓ ｏｆ ｏｕｒ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Ｐｏｓｔ， １０
Ｍａｒｃｈ， １９６０． 本 － 古里安所引用的原文应该是“子贡问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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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语出《论语·为政第十

三》。
　 �35以色列政府年鉴采用的是希伯来历（犹太纪年）。 希伯来历

的 ５７２１ 年是从公元 １９６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到 １９６１ 年 ９ 月 １０ 日。
　 �36Ｄａｖｉｄ Ｂｅｎ － Ｇｕｒｉｏｎ，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Ｌｉｋｅ Ｓｔａｒｓ ａｎｄ

Ｄｕｓｔ： Ｅｓｓａｙｓ ｆｒｏｍ Ｉｓｒａｅｌ’ 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Ｙｅａｒ Ｂｏｏｋ， Ｓｅｄｅ － Ｂｏｑｅｒ：
Ｔｈｅ Ｂｅｎ － Ｇｕｒ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１９９７， ｐ． ３１８． 希勒尔的原

话大意是“己不所欲，勿施于人。 这句话就是犹太律法的全

部，剩下的都不过是在解释和评论（这一点）”，语出《塔木德

·安息日篇》第 ３１ 节。
　 �37�39�43Ｄａｖｉｄ Ｂｅｎ － Ｇｕｒｉｏｎ， “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Ｌｉｋｅ

Ｓｔａｒｓ ａｎｄ Ｄｕｓｔ： Ｅｓｓａｙｓ ｆｒｏｍ Ｉｓｒａｅｌ’ 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Ｙｅａｒ Ｂｏｏｋ， Ｓｅ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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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段话的原文分别出自《圣经·以赛亚书》第 １１ 章第 ９ 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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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安而加入工人党。 但是他所在地区的工人党负责人鄙视

他的出生地，使他愤而转投贝京领导的加哈尔集团（由自由

党发展而来，同时也是现在以色列利库德集团的前身），最后

于 １９８１ 年就任以色列副总理，１９９０ 年开始兼任外交部长，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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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所以对本 － 古里安保持着赞许有加的基本态度；而“新历

史学家”（ｎｅｗ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中的不少人在政治上更偏向激进左

翼，所以他们对于本 － 古里安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他对巴勒

斯坦阿拉伯人的忽视与打压以及其在外交军事上所表现出

的“冒险主义”倾向，例如本 － 古里安在 １９５６ 年制定与英法

联手入侵埃及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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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长远作用。 后来本 － 古里安把这一任务扩展为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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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怀疑到正视：本 －古里安的中国观变迁与冷战时期的中以关系


